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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行板

娜姆河

卞王玉珏司机里有高人

汤成慧市井烟火

槐花儿

明斋季候物语

某日居家闲谈时，我告诉夫人：
槐花儿不仅可以当作春天里的时鲜
吃，还曾一度是村民们在青黄不接的
时候救命的食物。有着乡村生活经
历的老一辈人，对于荠菜、榆钱儿、槐
花儿等大自然的馈赠，总是怀着一种
感恩的心情。

春天姗姗来临的时候，野生的荠
菜在路边，在田头地角，一丛丛地拱
出地面，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
刨出来，洗净，滤水，经开水烫过，用
姜末、蒜泥、陈醋、细盐一拌，再点上
几滴小磨香油提提味儿，简直是天外
来物，神仙赐品，吃一大碗还不解
馋。吃过荠菜，接着就是榆钱儿、槐
花儿，将其洗净滤水之后，再撒上一
层杂面，上锅蒸熟，佐以各种调料，也
是用来果腹的美味。记得年少时，我
随祖父母居于乡下，就是依靠着这
些，才度过了夏始春余时节的日子，
直至小麦收割完毕，脱粒扬场之后，
家里有了新麦，厨房里才重新飘出白
面馒头和捞面条的清香。

除了少时在乡下吃槐花儿的经
历之外，隐藏于记忆深处的是1991
年仲春时节的一桩往事。那是我大
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九个年头，也
是婚后的第二年，一个星期天的午
后，陪着身怀六甲的夫人在校园里散
步，享受着暖阳的和煦和春风的摇
曳，忽然，夫人指着围墙边几株高大
的槐树，说槐花乍开未开，就像欲说
还休的少女一般鲜嫩可喜，若能品尝
一番，一定会甜到心底里去的。我笑
问道：“想吃槐花儿啦？”“不是我想
吃，是你儿子想吃呀！”夫人指了指隆
起的腹部，娇羞地瞟了我一眼，轻声
言道。于是，斜阳欲坠的时候，我便
约好了两位年轻的同事，拿着准备好
的绳子、竹篮，携着夫人的手，走向围
墙边的几株大槐树。

大槐树足有三十年树龄，树身
两个人还合抱不住，树冠也有两三
层楼那么高，嶙峋的树干斑驳不平，
应该是多年风雪侵蚀之后遗留的痕
迹。我甩掉上衣，露出一冬天才养
出来的肥膘，将系着竹篮的绳子挽
在腰带上，选了一株最为茂盛的槐
树，奋力攀援起来。我爬树的基本
功还是有的，那是十几岁时练就的

技能，弓着脊背，手脚协调并进，不一会
儿就攀到了树的顶端。槐树虽然长得瓷
实，但柔韧性差，树枝脆，易于折断，而最
为鲜嫩且色泽近乎洁白的槐花儿，总是
在树梢向阳处闪烁不已，引得我一阵阵
眼馋手痒。我踩稳树杈，调整好呼吸，伸
展手臂，将开得最为旺盛的细小枝条，逐
一拉到身边，一把把捋起来，瞬间就是满
满的一篮子。

“够吃的了，快下来吧！”夫人到底有
些担心，焦急地喊了起来。

“既然爬到树上了，就多捋几篮子！”
有一位妇人喊道。顺声往下观望，才发现
树下早已多出了好几位花花绿绿的少
妇。刚送下去的一篮子槐花儿，也倒在了
不知从谁家里拿来的一条湖蓝色桌布上。

“多摘一些啊，俺也想尝尝鲜儿！”
“我只要两三捧就够了。有什么好吃

的呀。”
“俺前几年就想着这一口了，可是俺

家那位不会爬树！”
“抓牢树枝，注意安全啊！”
在众人的笑谈声中，不知不觉间已经

捋下了四五竹篮槐花儿，桌布上早已堆
成了一个小丘，我才在夫人的催促声中
慢慢向下移动。下树难的滋味确实让我
领略到了：因为在树上站立已久，腿脚乏
力，手臂酸疼，下树时只能贴着树身，一
点点往下面挪动，哪里还有力气弓起脊
背。待我估摸着距离地面仅有一米左
右，轻轻跳落到地面上时，才发觉手臂
上、肚皮上多了十几道浸着血迹的印
痕。夫人忙递过衬衣，轻声道：“快穿
上！光着膀子，让人家笑话！”嗔怪里含
着心疼，含着怜惜。

南下海岛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吃过
如此鲜嫩可口的槐花儿了。偶尔也会到
北方人开的餐馆里解解乡愁，也曾遇到
过蒸槐花儿这道小吃，遗憾的是，那些作
为食材的槐花儿，要么开得太过灿烂，失
去了光泽，皱巴巴的，含在嘴里如同嚼着
一把稻草；要么还不到节令就被采了下
来，青涩得如同发了霉的劣茶，并且还都
在冰箱里冷藏了多日，蒸时面粉裹得也
特别厚，人见了都皱紧眉头，只想着快些
逃离。

◎西湖女司机

一个人在杭州走走逛逛。
虽然去过很多次杭州，但西湖的水于

我而言，永远都像一场无边无际的蛊惑。
根本防备不了，也严肃不起来。

这种有牵有挂的地方，和爱人来适
宜，和友人来也合适，自己来也别有风味。

离开杭州前的那天，清晨，打车到西
湖边再坐一坐。

是个年长的女司机。堵车的时候，她
和我聊起天来。听说我没有去别的景点，
只是到西湖边走走坐坐，她也说起自己的
故事。

她是安徽人。当初来杭州旅游，就是因
为觉得西湖太美了，于是就选择留在杭州，
谋了生活安顿了日子。她说，“我每天载着
客人转西湖，转来转去我都不厌烦，就算堵
车我也喜欢，因为怎么都看不够。有时我甚
至都想把车扔了，停下来去走一走。”

我说，你的选择很浪漫呀，你的职业
也很幸福呀，有那么多人请你一起看西
湖。

她呵呵呵地笑着，回答我：是呀是呀。
看到我坐在车里举着手机拍拍拍，她

提醒道：“镜头只能看到一点点，但眼睛可
是能看到一大片哦！”

嘿，西湖的人间知音，真不少！

◎好心态的司机

忙完事情，打车回家。
接到司机的电话，大致说他驶错了方

向，得让我再等一等。我说不急不急，您慢
慢开。

站在门口等候，晴空万里，云朵浓烈。
不一会车子就到了。坐上车，刚启动，天上
突然降起雨来。神奇，明明还是蓝天。

司机笑着对我说：“看来我遇到贵人
了。你一上车就下起雨来，你还淋不着
雨。”

一路上司机蓝牙电话不停。只听他一
会儿用海南话和朋友谈事情，过一会儿又
用儋州话和家人聊点家常，再夹杂着一点
普通话。几通电话下来，我着实察觉了这
位司机浓浓的生活松弛感。

我说：“你好厉害呀，既会说海南话，又
会说儋州话。”

他开心地笑：“都会一点点啦，做人嘛，
什么都懂一点点就好啦。”

我说：“你何止是懂一点点。”
他回道：“语言可以懂得多一点点，但

做人一点点聪明就好了，开开心心生活就
好。”

我说：“哟，好心态呀！”
他兴致盎然地给我说起他的家事，说

完后还做了个漂亮的小结，极具儋州人天
生的诗词歌赋的押韵能力：“人有也不会有
一辈子，人无也不会无一辈子。你吃肉我
吃菜我也能饱，你喝茅台我喝地瓜酒我也
能醉。”

我边听边暗自叫好，谚语高手在民间
呀！

下车前，司机大哥让我猜猜他的岁数。
我琢磨了一下他的神态样貌，四十几？
他开心地笑，用手指摆了数字：“53，看

不出来吧，我心态好！”
“我觉得你的心态应该也很好。”大哥

也给了我一个鼓励。
“怎么看出来的？”我问。
“当我从电话里听到你说不急不急，还

让我慢慢开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心态挺
好。”

哈哈，非也非也，我只是刚好无事而
已！

娜姆河。 卞王玉珏 摄

娜姆河，黎语叫“南控”，意为“河水清
蓝”，它流经东方市江边乡新明村和南龙
村，然后向南汇入陀兴水库，2020年11月
获评海南省“最美家乡河”。

周六一大早，我从八所镇驱车六十余
公里去看它。初升的太阳和一抹抹绿色，
一路伴随着我翻山越岭，使旅途少了一份
寂寞。车过江边乡新明村，向东沿着水泥
道路行驶，道路两侧，村民们种植的芒果、
槟榔、花梨树等绿意盎然。几分钟后，我来
到了官方设置的观景区。从入口台阶走

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大石
头，它们千姿百态，各具其形，躺卧
在河谷里。河水从两块大石头的沟
缝中急速往下流淌，发出震耳的响
声，在一小水塘里回旋后，又从巨石
之间朝落差极大的下游奔流而去。
河谷两岸树木葱郁，山、水、石相互
交融，美轮美奂，让人不得不感叹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巨石之上或站
或坐或躺，都非常惬意。闭上眼睛，
任清脆的水流声从耳畔飞过，犹如
一首动听的歌曲在空旷的天地间回
响，令人沉醉。

这条古老而神秘的河流，哺育
了一代又一代黎族儿女，滋养了一
个又一个黎族特色文化。

我曾多次到娜姆河游览，非常
迷恋它神奇的风光，但它的源头在
哪里，我一直未能弄清楚。恰巧当
天尖峰岭林业局的护林员到新明村
一带开展森林防火宣传，于是我向
他们请教。护林员拿出娜姆河的流
向图告诉我，娜姆河发源于尖峰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蒙瞳岭，它自
东向西流经江边乡的新明村、南龙
村，然后向南流入感城镇境内的陀
兴水库。他们的解读，彻底解开了
我心中的疑惑。

按照护林员指引的方向，我独
自逆流而上，去探寻娜姆河的源
头。在景区观景台上游约两公里
处，一条拦水坝把河流拦腰截断，滋
生出了一个平如镜面的水潭。蓝天
白云倒映在水面上，与清澈的河水
融为一体，宛如恋人之间在窃窃私
语，美不胜收。

沿着村民们的生产道路，循着
河流的声音继续徒步向前。一路
上，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和阳光、绿
树陪伴我。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向
导，自己误入了一处茂密的野生林，
开始还有羊肠小道可走，越往深处，
就没了路的踪迹。明明可以听到山
谷中的流水声，却找不到通往河边
的道路。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经
常有蛇虫出没，想到这，我心里一下
子紧张起来，立即大踏步原路撤回，
另选行进路线。

艰难行走约一个小时后，我终
于有了意外收获：我发现了一个豁
口！从这豁口进去，仿佛进入了一
处仙境，河流婉转，清澈见底，奇形
怪状的石头星罗棋布般躺在河谷
中。历经多年河水冲刷，石头的棱
角早已被磨去，表面显得光秃圆
滑。河流两岸，山峰连绵，郁郁葱
葱，与幽深的河谷构成了一幅优美
的山水画。此刻，白云静止，山林
肃立，石头坦然，除了河流的声音，
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似
乎它们都在屏息聆听一场河流的交
响乐。

告别仙境般的河谷，继续朝上
游方向行走一个小时后，我已累得
大汗淋漓，可河流的源头还遥不可
及。根据护林员的提示，要想到达
河流的源头，还得翻过前面的山岭，
凭我的脚力当天是不可能到达了。
索性，我选择一块有树荫的大石头，
斜靠在上面，仰望蓝天白云，近听河
水潺潺，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此时，我在想，河谷两侧的山岭在很
久很久之前可能是相连的一座大
山，或许，是流水用它无穷的力量，
一点点把山岭淘开淘深，缔造出这
美丽的热带河谷。

午后，阳光渐渐赶走了树荫，我
只好把娜姆河的美景装入囊中，恋
恋不舍地踏上了返程之路。

槐花儿。 资料图


